
 

第五章 黃天道的歷史性格： 

文獻分析以及比較各民間宗教結社之間的異同 

 

在傳統明清中國的封建社會裡，民間宗教結社聚眾的群體行為往往被視為帶

有反叛、反亂的意圖，因而遭到政府的取締。分析其因，不免與其劫變思想、教

主的救世身份、以及男女混雜等有關。處理方式，不是俱稱其「邪教」、「狂妄之

徒」，不然就是以「吃齋犯案」的罪名定罪，認為都實屬「異端」。當然就結果來

談，並非每個民間宗教結社的信眾都會受到連坐嚴懲的待遇，官府通常只會處罰

主事的教首、會主等，對於一般群眾則採取柔性勸說的態度。可見官府也不想造

成太大的騷動，習事寧人方為良策。 

 

本章將先從有關黃天道的歷史記載，亦即乾隆二十八年的取締事件，重新還

原事件的經過。並從官方的奏折、皇帝的上諭、以及教民的口供，分析黃天道的

歷史性格究竟是「宗教傾向」、「政治傾向」，或者是兩者兼而有之。再者從有關

取締民間宗教結社的相關法條，析論明清政府查禁這些宗教團體的因素。最後，

嘗試比較各民間宗教結社的組織成員構成因素，並從中找出類型，剖析這些社群

是否具有使帝國不安的因素存在，以及他們與其他類似社群之間的異同。 

 

第一節 朝廷查禁黃天道的始末 

 

黃天道的發現是起于清代官方屢次查禁黃天道的活動，而在這之前則未曾有

取締打壓的記錄。根據清朝軍機處錄副奏折的檔案記載，乾隆二十八年三月，清

朝地方官員在直隸宣化府萬全縣碧天寺，查獲黃天道教大量的符咒與經卷。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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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引起直隸總督方觀承的注意，親自前往當地察看，然後向皇帝報告。朝廷隨後

則派出協辦大學士兆恵與戶部侍郎錢汝誠為欽差大臣，協同方觀承辦理此教案。

一個月後，立即對於收藏經卷的教徒處以極刑，並將已死去的李普明一家剉骨揚

灰，拆毀萬全縣碧天寺。 

 

一、碧天寺教案的發生1

 

乾隆二十七年（1762），方觀承辦理磁州孫耀宗邪教一案，發現到與乾隆八

年田金台、丁玉等案件，皆稱他們所信的黃天道教來自萬全縣膳房堡。並查到該

教創教者為明朝嘉靖年間的李賓，他的法號是普明。普明死後，他們的教徒為他

與其妻普光蓋碧天寺，並將他們葬在該寺明光塔下，供黃天道的皈依者朝奉敬

拜。直隸總督方觀承提到，該教雖未曾犯案，但其信奉的教徒常千里迢迢來至該

地朝拜教主，並且還奉獻大量的金錢給碧天寺，他認為若不能斷絕這樣的風氣，

就會到處傳染、敗壞風俗。 

 

接著，於次年三月，方觀承與當地官員前往寺內查獲到一卷用語鄙俗的經卷

刻本抄本，懷疑該寺住持李繼印另外藏匿經卷，因而搜查他的住屋。在他們仔細

的察看之後，發現到其屋內有怪異的圈洞，因而刨毀圈洞，並發現到有經卷、符

篆字跡的木戳藏匿在圈洞裡面。方觀承將經卷所提「雲盤都斗龍華收元明暗祖頭

行引進」等字樣，與孫耀宗、田全台教徒所言的悖逆之詞比對皆相符合。於是方

觀承親自率領道、府、縣官員，將住持李繼印、蔚天海，以及該教信徒杜孔智、

劉七連、李文忠及李賓後裔子孫李遐年、李奉吉等，先後拘捕到案。然後又於這

些人的家中搜索，共查獲到悖逆之詞四十七張、經卷七本。除此之外，方觀承從

這些人的口供得知該教悖逆之詞的抄寫者為山西介休縣張蘭鎮的曹生泰，並請山

                                                 
1 參閱《軍機處錄副奏折》，乾隆二十八年三月二十七日，「直隸總督方觀承為查獲碧天寺內黃天 

道經卷事奏折」。引文自《歷史檔案》（北京：歷史檔案雜誌社，1990），第三十九期，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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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巡撫秘密前往搜查緝拿。此事之後，方觀承奏請皇帝特派欽差大臣前來協辦該

案，他並建議要嚴懲根除此教，以便為朝廷的法治樹立風聲，警惕這些愚夫愚民。 

 

二、會審碧天寺黃天道教案 

 

（一）黃天道與直隸、山西諸教案的關連 

乾隆二十八年四月初一，朝廷派來欽差大臣大學士兆恵與戶部侍郎錢汝誠，

協同直隸總督方觀承審理碧天寺黃天道教案。欽差大臣將之前在山西潞安的田金

台、直隸昌平的張銀兩收元會教案所查「臨凡怨」等詞，與普明黃天道的《朝陽

三佛腳冊》對照，皆有相同之處。另外，河南張仁所藏的《皇極寶卷》也在普明

經中有提到；再加上直隸沙河胡二案、磁州李懷林一案的孫耀宗、劉丙公，都與

普明一脈的黃天道有關。
2

 

（二）三角符、先天敕札與印文的悖逆之語 

會審的官員對照三角符三張的符印字跡，內容提到「大王米相朱王復照日月

天下」等字。他們又將該教先天敕札所稱「走肖（趙）傳與米家，米家傳與李子。」

3等語與碧天寺所查獲的珣璹印文詞意比較，認為先天敕札與印文所指康熙十三

年至二十二年間（1674-1683）清廷徹藩與吳三桂造反一事不同，實因該教「狂悖

妖妄」所致，推斷該教印文雖指稱為李普明所遺留的物件，但因時空背景不對，

都該追究在現任住持李繼印名下。並從李繼印的口供，該教印文是已故的師祖倪

子玉所做。而倪子玉之後傳承給王玉成、任偉，再傳給李繼印的師傅李懷雨。 

                                                 
2 參閱《軍機處錄副奏折》，乾隆二十八年四月初五日，「欽差大臣兆惠為報會審碧天寺黃天道教

案李繼印等人情形事奏折」。引文自《歷史檔案》（北京：歷史檔案雜誌社，1990），第三十九期，

頁 33-34。 
3 未能確定趙是指哪一位人士，但可以確定米是指普照的女兒米康氏（即普賢）一系所接傳的教

權，但後來黃天道的教權又回到李氏家族，因而有「米家傳與李子」一說。見馬西沙、韓秉方，

《中國民間宗教史》，頁 41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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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處理方式 

會審官員認為黃天道「怪誕狂悖」、「異端邪教」、「惑世誣民」應將該教教主

李普明一家與之前已故的相關人士皆以冥戳處置（即剉骨揚灰），拆毀普明塔、

普光塔，以示警惕。另外，會審官員依《大清律例》嚴刑逼供該教教犯，飭查該

教犯的俗家眷屬。並將此案的主要教犯李繼印、曹生泰、王進賢等凌遲處死，李

普明後世子孫李遐年、李奉吉、李樁年與教徒吳自顯、杜孔智、劉士連、李文忠

等，發配至烏魯木齊為奴。至於其他涉案情節較輕的教眾，他們僅吃齋、未念經、

也未持有經卷，按例律要杖打一百次，並於本地戴上枷鎖示眾一個月，期滿再行

發落。而蔚天海為碧天寺的僱工，而且也不識字，則不追究他的刑責。4

 

三、黃天道的本質：「宗教傾向」、「政治傾向」、或兩者兼而有之 

 

根據乾隆二十八年（1763）官員所查獲的珣璹印文，內刻有「康熙甲寅并癸

亥」等詞，意指康熙十三年至二十二年間（1674-1683）的清廷撤藩與吳三桂造反

一事。而黃天道的部分李姓教門，則對此提出「趙傳朱，朱傳李」的說法，很明

顯地與過往李普明不談論國家興廢的態度不同。乾隆八年（1743），直隸總督史

貽直在審理黃天道教案時，發現有張一紙提到：「內有二十三愁，語多荒謬。蓋

緣其教倡自前明嘉靖，迨末季流寇之亂，人民愁怨。偈內所云大劫皆其時事，故

有張、李及兵伐饑荒等語。」5以上這段內容雖然反應的是當時黃天道流行的劫

變思想，但從黃天道的經典《普明如來無為了義寶卷》、《佛說利生了義寶卷》、《太

                                                 
4 參閱《軍機處錄副奏折》，乾隆二十八年四月十六日，「欽差大臣兆惠等為報拿獲曹生泰並按律

擬處黃天道教案犯事奏折」。引文自《歷史檔案》（北京：歷史檔案雜誌社，1990），第三十九期，

頁 36-38。 
5《軍機處錄副奏折》，乾隆八年四月初九，「史貽直奏折」。引文至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

宗教史》，第八章，頁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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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開天立極億化諸神寶卷》等來看，劫變思想在經典內未佔太多，反倒多談教主

是「彌陀轉世」、「善惡有報」、「吃齋修行」等。在解讀上，就得考慮該教在當時

北方的實際情景與經典所說有相當的落差。就本人的看法，劫變思想所描述的內

容往往與北方人民向來受蝗災與和旱災、汛洪期的困擾有關，加上土地貧瘠與受

到黃土沙漠化的影響，自然是無法像江南一樣富庶安穩。「彌勒掌教」之說照理

說，在明朝中期以後的環境，無論是自然或是政治、社會上，都處於變動不安的

狀態，劫變思想的流行，應該在此時發揮到淋漓盡致才是。但事實相反，劫變思

想在黃天道早期的發展歷史裡，並沒有明確的內容說明。面對時勢混亂，黃天道

的教主反卻屢屢叮嚀教眾要安份守己，並與朝廷保持互動關係。6再從歷史部分

來談，未見黃天道有揭竿起義的事件發生。而印文、三角符的內容，也可解讀為

宗教上隱晦、暗示的語言，不一定就如馬西沙所說：是該教教首一時幻想登基的

野心表現，並反應該教部分教民對異族的清王朝入主中原的民族情緒。
7

 

歸納以上幾點看法，黃天道在歷史上的確曾發生「政治傾向」的意圖，但該

意圖是隱性的，只有在政局不安的時候偶而會表現於該教的印文、三角符上，而

卻未有外顯的叛亂史實。長久以來，該教教民還是繼續信奉經典所揭示的義理，

安居樂業，以屬於顯性的「宗教傾向」：吃齋、唸佛、修行等為其信仰核心。因

此，該教的歷史定位，仍應屬於「宗教傾向」大於「政治傾向」的民間宗教結社

團體。 

 

第二節 從明、清法律條文分析民間宗教結社被查禁的因素： 

 

前一節所云，黃天道宗教性格的決定，不但與其宗教本質的宇宙觀、教義、

                                                 
6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第八章，頁 443。 
7 前揭書，頁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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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極關懷有關，另一部份則牽涉到明清社會法律的規範，因而決定該教必然淪為

「異端」之列。以下分別從明清法律的「褻瀆神明」、「禁止師巫邪術」、「造妖書

妖言」，以及其他與民間宗教結社活動相關的行為規範，分析官方查禁的因素。 

 

一、褻瀆神明8

 

民間宗教結社被官府查禁的因素與其逾越天子祭天大權，私自焚香、褻瀆

神明有關。大明律《禮律‧祭祀》的「褻瀆神明」一條提到： 

凡私家告天拜斗，焚香夜香，燃點天燈七燈，褻瀆神明者，杖八十。婦女

有犯，罪坐家長。若僧、道修齋設醮，而拜請青詞表文，及祈禳火災者，

同罪。還俗。若有官及軍民之家，縱令妻女於寺觀神廟燒香者，笞四十。

罪坐夫男。無夫男者罪坐本婦。其寺觀神廟住持及守門之人，不違禁者，

與同罪。 

所謂告天即指祭拜天公，拜斗指禮醮北斗，天燈七燈即指北斗七星之燈，皆是指

當時道教、民間祭拜的信仰被吸納於教內的信仰生活，但是只有天子才能行祭天

之禮，因此竟連僧、道設齋醮藉由青詞表文上告天帝、北斗，或是私自告拜天斗、

焚香燃燈，都被列為是在褻瀆神明。 

 

有關民間宗教結社為何觸犯「褻瀆神明」之罪，黃育楩在《破邪詳辯》一書

做出詳細的解釋： 

      邪教上供即兼上表者，惟欲無生知有此人，將來即可上天也。噫！每年祭

祀，如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煌煌大典，惟皇上得行之；各地方官惟祭文

廟、武廟、文昌廟，以及社稷山川、風雲雷雨、龍王、城隍諸神，斯時牲

醴香帛，讀祝焚祝，以將誠敬，各有定制，各有定時，不敢疏，亦不敢數

                                                 
8 黃彰健編著，《明代律例彙編》，下冊，卷十一，頁 588-589。 

 87



也。今邪教上表亦即焚祝之意；惟以愚賤小民，用家常食物隨便上供，已

嫌瑣瀆，又以捏造邪神，謬謂位在昊天之上，褻污已極，僭妄已極，即造

罪已極，邪教所以必遭行誅也。上表之說不可信也。9

黃氏從國家的立場，認為國家「大祀」、「中祀」、「小祀」皆有定制可循。10而民 

間宗教結社的愚民卻不依定制11，以日常食物隨便上供，捏造「無生老母」一神 

祭祀，並認為其在「昊天之上」，可以說是觸犯褻瀆神明的大忌，因此必然受到 

天譴而毀滅。雖然「褻瀆神明」規定可謂嚴格，懲罰也很嚴重，但在實際生活上 

並不一定會依此條施行，黃氏的批評也正反映法條與現實的不同。 

 

二、禁止師巫邪術 

 

史料常見官員以「吃齋犯案」
12對民間宗教結社的信徒定罪一詞，與《禮律‧

祭祀》的「禁止師巫邪術」一條。該條文提到： 

                                                 
9  引文自《清史資料》，第三輯，頁 42。 
10 「大祀」、「中祀」、「小祀」不只是祭祀神明的定制而已，也被國家以正統的立場用來認同地

方神祇，是一種控制地方社會的方法。相關研究見Stephan Feuchtwang, “School-Temple and City 

God”,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pp581-608.或見Valerie Hansen著，

包偉民譯，《變遷之神：南宋時期的民間信仰》，頁 76-101，有討論到官方以神明賜封來壓制地

方信仰的問題。  
11 關於什麼神明可以祭祀、規矩如何，在大明律法的《禮律‧祭祀》「致祭祀典神祉」有提到：

「凡社稷山川風雲雷雨等神，及聖帝明王，忠臣烈士載在祀典，應合致祭神祉，所在有司，置

立牌面，開寫神號祭祀日期，於潔淨處常川懸掛，依時致祭。至期失誤祭祀者，杖一百。其不

當奉祀之神，而致祭者，杖八十。前引文見黃彰健編著，《明代律例彙編》，下冊，卷十一，頁

587。 
12「吃齋犯案」常與宋代「吃菜事魔」一事連結在一起，宗鑑在其書《釋門正統》的〈斥偽志〉

引用宋代寧宗嘉泰二年（1202）諫臣的話，說「吃菜事魔」的白雲宗「道民者游惰不逞， 吃菜

事魔，所謂奸民也。既非僧道，又非童行，自植黨羽，千百為群，挾持妖教，聾鼓愚俗。或以

修路建橋為名，或效誦經焚香為會。夜聚曉散，男女無別，呼嘯善誘，實繁有徒。所至各有渠

魁相統，忽集忽散，莫測端倪。遇有爭訟，合謀並力，厚賂胥吏，志在必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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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師巫降邪神，書符呪水，扶鸞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

勒佛、白蓮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亂正之術；或隱藏圖像，

燒香集眾，夜聚曉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

一百，流三千里。若軍民裝扮神像，鳴鑼擊鼓，迎神賽會，杖一百，罪坐

為首之人。里長知而不首者，各笞四十。其民間春秋義社，不在禁限。13

民間宗教結社對於政府的威脅，在其「末世性」的表現。自宋元以來，彌勒教、

白蓮社、明尊教、白雲宗等，就與群眾的造反革命難分難捨。而至元末，白蓮教

韓山童假預言為彌勒佛出世14，明帝國太祖朱元璋以「明」為國號呼應當時明教

「明王出世」的預言，正是反應民間宗教結社的「末世性」。官員認為杜絕之道

即是要禁止這些左道聚眾燒香，並也要沒收他們收藏圖像，以防禍害蔓延。只是

連民間的廟會聚眾都要加以禁止，即可得知其嚴厲防禁的心態。 

 

三、造妖書妖言 

 

「造妖書妖言」的條文也常被官員引用來嚴加懲治民間宗教，在《刑律》提

到： 

      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若私有妖書，隱藏不送官者，

杖一百，徒三年。15

民間宗教結社造「讖緯」、「妖書」、「妖言」，往往有指涉天下動亂、改朝換代的 

意涵，因而對於為政者帶來莫大威脅。像是第三章提到八卦教的無名邪書16，或 

                                                 
13 同上，頁 589。 
14 元順帝至正十一年（1351），韓山童自稱彌勒佛降世。見《元史》，卷四十二，〈順帝紀〉五：

「五月，⋯⋯穎州妖人劉福通為亂，以紅巾為號，陷穎州。初，欒城人韓山童祖父，以白蓮會

燒香惑眾，謫徙廣平永年縣。至山童，倡言天下大亂、彌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翖然

信之。」 
15 黃彰健編著，《明代律例彙編》，下冊，卷十一，頁 732。 
16 本文第三章，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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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官府查獲黃天道的三角符、先天敕札與印文等被視為悖逆之語，皆隱含期待改 

朝換代「政治傾向」的可能性。此外，民間宗教結社常提到「彌勒佛掌世」一說， 

也是查禁的因素。對此之說，黃育楩在《破邪詳辯》一書加以諷刺，他說： 

      邪教謂前此釋迦掌世，后此彌勒掌世，掌世既異，故天運亦異。噫！此即

虛捏之由，而不知其不通之甚也！燃燈、釋迦，生在外國，佛教未入中國

之先，亦不然為中國掌世也。佛入中國自漢朝始，然歷代帝王以儒教治世，

不聞以佛教治世。佛教中人終不敵乎儒教中人，即知釋迦之並未掌世也。

遵信彌勒者惟邪教，然邪教中人或枷杖，或軍流，或絞斬，或凌遲，習教

有淺深，即治罪有輕重，求其偶漏網，得以善終者百無一二，即知彌勒之

不能掌世也。然則掌世之名，將誰與歸？《詩》曰：「上天之載，無生無

臭。」是掌世者，上天也。《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代天以

掌世者，天子也。《孟子》曰：「先知覺后知，先覺覺后覺。」是輔佐天子

以立教以掌世者，先聖先師，自有周后則惟孔聖一人也。吾言掌世之顯然

易見者如此。今邪教以釋迦、彌勒為掌世者，荒渺無稽，不可信也。
17

黃氏認為佛教為漢代以後才傳入的宗教，燃燈、釋迦掌世之說俱不可信。而彌勒 

掌教之說，則顯然相左於《尚書》、《詩經》與儒家的觀點，即認為天子才能代天 

掌世，並只有儒家聖賢才是輔佐天子的正教。而邪教三佛掌世之說不但荒唐，也 

與現實背離。 

 

    民間宗教結社除了因思想被冠以「造妖書妖言」的罪名，實有另一條相關 

的罪名可將其加以定罪，那就是《明律‧刑律》「謀反大逆」一罪。該罪是極為 

嚴苛的法律，以連坐之法嚴懲民間宗教結社的信徒及其家屬、友人等。該條法律 

內容為： 

      凡謀反及大逆，但共謀者，不分首從，皆凌遲處死。祖父、父、子、孫、

                                                 
17 引文自《清史資料》，第三輯，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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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及同居之人，不分異性，及伯叔兄弟之子，不限籍之同異，年十六

之上，不論篤疾廢疾，皆斬。其十五以下，及母女妻妾姊妹，若子之妻妾，

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財產入官。若女許嫁已定，歸其夫，子孫過房與人，

及聘妻未成者，俱不追坐。（下條准此）知情故縱隱藏者，斬。有能捕獲

者，民授以民官，軍授以軍職，仍將犯人財產全給充實。知而首告，官為

捕獲者，止給財產。不首者，杖一百，流三千里。18

本條文的意思是凡是想共謀謀反（預謀危害國家社稷）或是大逆不道（毀壞宗廟、 

山陵及宮闕等），皆因依律處以凌遲處死、連坐之罪，而朝廷也是依據此共謀 

罪名懲罰黃天道的教首及其族人。 

，  

 

四、其他：清代法律的沿革 

 

《大清律》係承繼《大明律》的法規與基本精神，清代朝廷對於民間宗教結

社的禁止規定，幾乎與明代如出一轍、沒有太多的修正；但唯一有一條是針對官

員失職的規定。官員失職的規定與康熙年間的查禁不彰有關，因為有些官員為了

自己的仕途，往往隱匿民間宗教結社的教案而知情不報，並在其已醞釀成造反動

亂的事件後才上奏。針對諸屢發事件，朝廷因而在康熙五年（1666）於《禮律‧

祭祀》「禁止師巫邪術」一條加上「凡邪教惑眾，在京行五城御史，在外行督撫，

轉行文武各地方官，嚴禁查拿；如不行查禁，督撫等循庇不參，事發，在內該管

官罰俸三個月，在外州縣官降兩級調用，督撫罰俸一年。」19康熙七年（1668），

朝廷再次規定「凡邪教惑眾者，照律遵行，其地方各官，仍照例一并治罪。」20藉

                                                 
18 黃彰健編著，《明代律例彙編》，下冊，卷十一，頁 731。 
19 《大清會典》，卷一一六，「禁止師巫邪術」。轉引文自秦寶琦、王大為（美）、白素珊（加），

《千年王國與白陽世界：中外末世論載體的演化歷程》，頁 143-144。 
20 同上，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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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懲罰的規定，加強督促地方官員查禁民間宗教結社的活動。 

 

第三節   黃天道與民間宗教結社的類型比較：組織成員的構成

與對帝國的威脅 

 

在明清民間宗教結社的發展史上，黃天道與其他大部分的民間宗教結社都屬

於行善修行的宗教團體，但也有些比較不同的發展類型。以下從組織成員的構成

分析其是否構成對於帝國的統治造成威脅。 

 

一、漕運水手與地方武術團體 

 

第一種類型是漕運水手與地方武術團體的組成，漕運水手所組成的幫會，即

指青幫，青幫的前期史為羅教的部派「老官齋教」
21，這個支派的內部成員多為

漕運水手所構成，並於漕運沿岸建立齋堂、信奉羅祖。這個羅教支派因為成員結

構、經濟與政治諸多因素使然，最後由宗教團體轉變為幫派團體，延續至二十世

紀。 

 

到了清朝初期，這些漕運水手開始發展出一套嚴密的「香會」組織，以宗法

師承關係取代以往以血緣關係為傳承的宗教世襲關係，並執行嚴格的入會儀式。

22清代中葉以後，因為黃河倒灌造成運河阻塞，道光年間，朝廷採用賀長齡、魏

源等人的建議，試辦海運。23逐漸地，漕運開始衰弱進而被海運取代，漕運水手

                                                 
21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第六章，頁 272。 
22 前揭書，頁 267-269。 
23 周育民、邵雍，《中國幫會史》，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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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行會也因此瓦解。24咸豐年間，這些失業的水手部分加入清政府成為水勇士兵，

也些則轉變成海盜或加入太平天國起義造反。25太平天國之後，轉以「安清道友」

的幫派組織形式再度盛行於江北。並於 19 世紀下半與哥老會合流，形成「青紅

幫」大型的幫派。26

 

還有就是習拳武術團體與宗教的結合，像是八卦教這樣的團體，習拳武術的

宗教團體與漕運水手的組織相比，其成員更為複雜，並常陷入民族意識、宗教末

世觀、武力抗爭等糾結，因而對帝國造成很大的威脅。就組織來談，習武團體、

漕運水手這類介於宗教與地下秘密結社之間的團體，在組織、入會儀式上較為龐

雜而嚴密，實有別於一般由農民、手工業者所組成的民間宗教結社。就其「政治

傾向」來談，前者這種具有「香會」性質的宗教結社與幫派的混流，雖與清朝最

頭痛的「天地會」反清復明組織十分相近，但其政治態度相當消極
27，活動多為

犯罪滋事、危害地方秩序等，朝廷因而多非以宗教結社「吃齋犯案」的方式處理，

而是視同地方作亂的「匪犯」。 

 

二、複雜的白蓮教團體 

 

第二種類型，是複雜的白蓮教。大多學者認為，白蓮教的創立者是白蓮宗茅

子元，28係南宋民間佛教的大師級人物。在茅子元去世後，白蓮宗在元代發展為

獨立的宗教，並分為兩部分。一部分是由居士與一般農民所組成的團體，他們延

續奉行茅子元的淨土思想，大體上而言，前者對於政府的態度都十分和善。 

                                                 
24 前揭書，頁 259。 
25 前揭書，頁 260。 
26 前揭書，頁 264-272。 
27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第六章，頁 283-289。 
28 前揭書，第四章，頁 11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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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分，則是一群複雜的白蓮教團體，並難以歷史論斷它在明清的發展源

流，但可確定這類團體多以「假宗教之名，行反亂之實。」29元末，因朝廷治理

敗壞，一群由貧苦農民、軍人、流民、盜匪等所構成的武力團體，他們以白蓮教

為名，而想共同推翻元朝政府、撼動江山。明王朝建立之後，太祖朱元璋制訂法

律禁止這類宗教團體，因而較少發生活動。但到了明代正統以後，潛伏不安的異

議份子再度藉由社會、政局的不安，以「白蓮教」之名復活叛亂，《明實錄》記

載： 

  天順元年四月戊午，府軍前衛軍餘王斌，祝髮為僧，名悟真全，逃居陝西

褒城縣，嘗與洋縣天台山僧偽稱「真明帝王」韋能者謀亂。事覺，能充軍，

斌得脫，結庵於胡城山以居，為妖言誘流民作亂，製斧鉞及五方「日月旗」，

號所居為錢龍川八寶臺，建國名曰「極樂」，改年號曰「天繡」，期今年焚

棧道據漢中更名烏龍城起事。封其黨周曾為定天侯、左右副將等官，取所

淫女子王氏為后。且假天將言斌乃紫微星下世，至正月元旦，衣貴朝眾號

令之，斬男子一人祭旗，即率以攻掠傍近諸縣，得眾數千人。令其先鋒劉

英持書入漢中府約戰，行至梳洗猝遇官軍，斌等及其黨數百人俱被擒，至

是獄具。上命誅斌及同謀者四人以徇，謂餘皆愚民被脅，發充軍及寧家。

30

這個例子反映中國歷史上王朝交替的正當性，向來就是依附於宗教上的教義，因

而無法與其做出明顯的區隔。在這個傳統之下，有野心謀亂者只要藉由宗教預言

的名義僭位，鼓吹民眾造反，或許就會有改朝換代的一天。除了想圖謀王位以外，

另外還有一段官方的記載，清楚地描述白蓮教教民如何與賊盗混流、惑民擾世，

成為社會的嚴重問題： 

  ⋯⋯今羣妖羣盜合為一途，盗黨藉妖言以惑民，而妖人倚羣盗以劫眾，閃

                                                 
29 相關研究見戴玄之，〈明清時代的白蓮教亂〉，收錄于《中國秘密宗教與會社》，頁 178-279。 
30 《明英宗實錄》，卷二七七，天順元年四月戊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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倏無常，不可蹤跡，從今日之大患也。故山東西、河南北、河北、直隸、

陝西、湖廣漸成一黨，盜賊往來，所至有主，所在成家。逐捕之後，莫知

去向。⋯⋯故南倭北虜之患有形，而中原之患無形。夫無形之患不可以有

形治也，要在破散妖謀，調獲元氣，有萬全無失之策，而後可以保萬年無

疆之治。31

官員認為，這些白蓮教教民與地方盜賊結合成勢力強大的「妖盜」組織，並在華

北地區為亂、行蹤不定對於社會造成很大的傷害，實是中原的「無形之患」，應

要加以對付，以免如有形的「南倭北虜」一樣危害國家。 

 

三、以農民為主的民間宗教結社 

 

第三種類型，則是黃天道、長生教、三一教這類的民間宗教結社。這些宗教

的組織構成主要來自農民、手工業者等，是性格平和而強調修行、吃齋、唸佛的

民間宗教結社團體。關於這類宗教團體的性格，已從教義、教規與儀式等探討其

本質。這類由農民、手工業者所組成的宗教組織，日常生活樸素，教首們也採取

順服的態度應對當權者的統治，從未與朝廷敵對。但因當時的法律規定，即使他

們是一群沒有謀逆之心的「善民」，只要是「燒香聚眾」、「吃齋」即是犯案，皆

要加以懲罰。因為多次歷史的教訓，儒家官僚並不太在意這些宗教的本質是什

麼。對於他們而言，聚眾的行為即是危險因子，足以構成觸發暴動的結果。但諷

刺的是，正因政府多次的取締打壓，造就這些良善宗教團體由「公開化」的顯性

表現，轉變為躲避查緝「秘密」的隱性表現。 

 

這類宗教團體之所以能長期從明清時期存在至今，絕非只是官方所言「以邪

術詐騙愚夫愚婦」、「男女混雜」行世；撇開該教所說是否是真假的問題，他們能

                                                 
31 【明】都御史章煥上，《經略中原疏》，見《明世宗實錄》，卷四八六，嘉靖三十九年，七月壬

辰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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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存續的因素，應與其滿足部分群眾的心理需求有關。意即該教在宣教時，即

已注意到部分人民的渴望，以尋求本源那種至善至美、協調的神聖境界為訴求，

同時透過教主的開導救度解脫之道，因而可以滿足人心的渴望與空虛感，並多少

抒解生活條件所造成的限制、困苦與失望。 

 

四、以知識份子為主的民間宗教結社 

 

最後是第四種類型的民間宗教結社，以太谷學派的黃崖教為代表。黃崖教為

知識份子所構成的團體，其性質學術社團與宗教團體之間，可以說是相對於「下

層」的「上層」宗教團體。黃崖教發跡於山東地區，由周太谷所創（？-1832）。

32其組織成員多為當地士紳，與世相處平和。這類型的民間宗教結社，所關切的

是宋代以後儒學的發展，除此之外，他們以特殊的「命由師傳」口耳相傳傳統延

續該教義理精髓。它與閩南地區的三一教相同，皆強調儒學為三教的正宗，強調

修身立命、積極入世，並揉合佛、道思想，因而確立其宗教的神秘性色彩。33

 

就清代軍機處的檔案資料顯示，這類型的民間宗教結社根本沒有查禁事件的

發生，係屬於少數的異類。但卻不幸於清朝同治五年（1886）被山東巡撫閻敬銘

判定為邪教通匪（指捻軍）而舉兵進行圍剿。黃崖教全寨抵抗，最後不幸寨毀人

亡。而在清兵進行殺戮搜刮之前，黃崖教教首張稱中與其信眾皆自焚而死，無一

生還者。34

                                                 
32 周太谷，字星恆，自號空同子，安徽人。生年不詳，卒於道光十二年（1832）。見馬西沙、韓

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第二十二章，，頁 1313。 
33 前揭書，1339-1350。 
34 前揭書，頁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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